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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十七 情秽类

秦宣太后

秦宣太后爱魏丑夫。太后病且死，令曰：“我死，必以魏子

为殉。”庸芮谏曰：“以死为无知，何空以生所爱，葬无知之死；

死若有知，先王积怒久矣。太后救过不暇，何得更私魏丑夫

乎！”太后乃止。

辟 阳 侯

刘、项争雄，太公与吕后常在楚军中为质，舍人审食其从

焉，后因与私。既定天下，食其以功封辟阳侯。辟阳侯谨慎，

尝为外庭解纷，故终吕后之世无患。

以高帝之雄略，吕氏之咆哮，而食其能顺事不忌，其亦有

过人者矣。

—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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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燕合德

赵后飞燕，父冯万金，祖大力，工理乐器，事江都王协律舍

人。万金不肯传家业，编习乐声，亡章曲，任为繁手哀声，自号

凡靡之乐，闻者心动焉。江都王孙女，姑苏主，嫁江都中尉赵

曼。曼幸万金，食不同器不饱。万金是通赵主。主有娠。曼

性暴妒，且早有私病，不近妇人。主乃托疾居王宫，一产二女，

归之万金，长曰宜主，次曰合德，当皆冒姓赵。宜主幼聪悟，家

有彭祖方脉之书，善行气术。长而纤便轻细，善踽步行，若人

手执花枝颤颤然，他人莫可学也，号为飞燕。合德膏滑，出浴

不濡。善音辞，轻缓可听。二人皆出世色。万金死，冯氏家

败。飞燕姊弟流转至长安，于时人称赵主子，或云曼之它子，

与阳阿主家令赵临共里巷，托附临，屡为组文刺绣献临，临愧

受之。居临家，称临女。临尝有女事宫省，被病归死。飞燕或

称死者。飞燕姊弟事阳阿主家为舍直，常窃效歌舞，积思精

切，听至终日不得食。且专事膏沐澡粉，其费亡所爱。飞燕通

邻羽林郎射鸟者。飞燕贫，与合德共被。夜雪，期射鸟者于舍

旁。飞燕露立，闭息顺气，体温舒亡疹粟。射鸟者异之，以为

神仙。

飞燕缘主家大人得入宫，召幸。其姑妹樊?为丞光司弈
者，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，为之寒心。及幸，飞燕瞑目牢握，涕

交颐下，战栗不迎帝。帝拥飞燕三夕，不能接，略无谴意。宫

中素幸者从容问帝，帝曰：“丰若有馀，柔若无骨，迁延谦畏，若

远若近，礼义人也，宁与汝曹婢胁肩者比耶！”既幸，流丹浃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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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私语飞燕曰：“射鸟者不近汝邪？”飞燕曰：“我内视三日，肉
肌盈实矣。帝体洪壮，创我甚焉。”飞燕自此特幸后宫，号赵皇

后。帝居鸳鸯殿便房。省帝簿，?上簿，因进言：“飞燕有女弟
合德，美容体，性醇粹可信，不与飞燕比。”帝即令舍人吕延福

以百宝凤毛步辇迎合德。合德谢曰：“非贵人姊召不敢行，愿

斩首以报宫中。”延福还奏，?为帝取后五彩组文手藉为符，以
召合德。合德新沐，膏九回沉水香，为卷发，号新髻；为薄眉，

号远山黛；施小朱，号慵来妆。衣故短，绣裙小袖，李文袜。帝

御云光殿帐，使樊?进合德。合德谢曰：“贵人姊虐妒，不难灭
恩。受耻不受死，非姊教。愿以身易耻，不望旋踵。”音词舒闲

清切，左右嗟赏之啧啧。帝乃归合德。宣帝时，披香博士，淖

方成，白发教授宫中，号淖夫人，在帝后唾曰：“此祸水也，灭火

必矣。”

帝用樊?计，为后别开远条馆，赐紫茸云气帐，文玉几，赤
金九层博山缘盒。?讽后曰：“上久无子，宫中不思千万岁计
耶？何不时进上，求有子！”后听?计，是夜进合德。帝大悦。
以辅属体，无所不靡，谓为温柔乡。谓?曰：“吾老是乡矣，不
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！”?呼万岁，贺曰：“陛下真得仙者。”
上帝赐?鲛文万金、锦二十四匹。合德尤幸，号为赵婕妤。婕
妤事后，常为儿拜。后与婕妤坐，后误唾婕妤袖。婕妤曰：“姊

唾染人绀袖，正似石上花。假令尚方为之，未必能若此衣之

华。”以为石华广袖。真腊夷献万年蛤，不夜珠，光彩皆若月，

照人亡妍丑，皆美艳。帝以蛤赐后，以珠赐婕妤。后以蛤妆成

金霞帐，帐中常若满月。久之，帝谓婕妤曰：“吾昼视后，不若

夜视之美，每旦令人忽忽如失。”婕妤闻之，即以珠号为枕前不

夜珠，为后寿；终不为后道帝言。后始加大号，婕妤奏书于后，

—猿—

名 家 藏 书（二）

情

史



献重宝三十六物以贺。后报以云锦五色帐，沉水香玉壶。婕

妤泣怨帝曰：“非姊赐，吾死不知此器。”帝谢之，诏益州留三年

输，为婕妤作七成锦帐，以沉水香饰。婕妤接帝于太液池，作

千人舟，号合宫之舟。池中起为潭州榭，高四十尺。帝御流波

文縠无缝衫，后衣南越所贡云英紫裙，碧琼轻绡，广榭上。后

歌舞《归风送远》之曲，帝以文犀簪击玉瓯，令后所爱侍郎冯无

方吹笙以倚后歌。中流歌酣，风大起。后顺风扬音，无方长?
细袅以相属。后扬袖曰：“仙乎仙乎，去故而就新，宁忘怀乎？”

帝曰：“无方为我持后。”无方舍吹持后履。久之，风霁。后泣

曰：“帝恩我，使我仙去不得。”怅然曼啸，泣数行下。帝益愧爱

后，赐无方千万，入后房闼。他日宫姝幸者，或襞裙为绉，号曰

留仙裙。

又侍郎庆安世，年十五，善鼓琴，能为《双凤离鸾》之曲。

后悦之，白上，得出入御内，绝见爱幸。尝着轻丝履、紫绨裘，

招风扇，与后同居处。

婕妤益贵幸，号昭仪，求近远条馆。帝作少嫔馆，为露华

殿、含风殿、传昌殿、求安殿，皆为前殿。后殿又为温室、凝缸

室、浴兰室，曲房连槛，饰黄金白玉，以璧为表里，千变万状，连

远条馆，号通仙门。后贵宠，益思放荡，使人博求术士，求却老

之方。时西南北波夷致贡，其使者觉茹一饭，昼夜不卧偃。典

属国上其状，屡有光怪。后闻之，问何如术。夷人曰：“吾术天

地平，生死齐，出入有无，变化万象，而卒不化。”后令樊?弟子
不周遗千金。夷人曰：“学吾术者，要不淫与谩言。”后遂不报。

他日，樊?侍后浴，语甚欢。后为樊?道夷言。?抵掌笑曰：
“忆在江都时，阳华李姑，畜斗鸭水池上，若獭啮鸭。时下朱里

芮姥者，求捕獭狸献。姥谓姑曰：‘是狸不他食，当饭以鸭。’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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怒，绞其狸。今夷术真似此也。”后大笑曰：“臭夷何足污我绞

乎！”

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，雄捷能超观阁，兼通昭仪。赤凤始

出少嫔馆，后适来幸。时十月五日，宫中故事，上灵安庙。是

日吹埙击鼓，歌连臂踏地歌《赤凤来》曲。后谓昭仪曰：“赤凤

为谁来？”昭仪曰：“赤凤自为姊来，宁为他人乎？”后怒，以杯抵

昭仪。后曰：“鼠子能啮人乎？”昭仪曰：“穿其衣，见其私，足

矣，安在啮人乎？”昭仪素卑事后，不虞见答之暴。熟视不复

言。樊?脱簪叩头出血，扶昭仪为拜后。昭仪拜，乃泣曰：“姊
宁忘共被，夜长苦寒不成寝，使合德拥姊背邪？今日垂得贵，

皆胜人，且无外搏，我姊弟其忍内相搏乎？”后亦泣，持昭仪手，

抽紫玉九?钗为昭仪簪髻，乃罢。帝微闻其事，畏后不敢问，
以问昭仪。昭仪曰：“后妒我耳！以汉家火德，故以帝为赤龙

凤。”帝信之，大悦。

后在远条馆，多通侍郎、宫奴多子者，婕妤倾心翊护，常谓

帝曰：“姊性刚，或为人?陷，则赵氏无种矣。”每泣下凄恻。以
故白后奸状者，帝辄杀之。侍郎、宫奴，鲜绔蕴香，恣纵栖远条

馆，无敢言者，后日夜欲求子，为自固久远计，常托祷祈，别开

一室，自左右侍婢以外，莫得至者。帝亦不得至焉。多用小犊

车，载少年子为女子服，入宫与通。日以十数，无时休息，有疲

怠者，辄代之，而卒无子。帝一日，惟从三四人往后宫。后方

与人乱，不知，左右急报，后惊。遽出迎帝。后冠发散乱，言语

失度。帝固疑焉。帝坐未久，复闻壁中有人嗽声。帝乃去。

由是有害后意。

一日与昭仪方饮，忽攘袖瞋目，直视昭仪，怒气拂然不可

犯。昭仪遽起，避席伏地曰：“臣妾族孤寒，无强近之援，一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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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备后庭，浓被圣私，恃宠邀爱，众毁来集。加以不识忌讳，冒

触威怒，臣妾愿赐速死，以宽圣抱。”因涕泪交下。帝自引昭仪

曰：“汝复坐，吾语汝。”曰：“汝无罪，汝之姊，吾欲枭其首，断其

手足，置于溷中，乃快吾意。”昭仪问：“何缘而得罪？”帝言壁衣

中事。昭仪曰：“臣妾缘后，得备后宫，后死，则妾安能独生？

愿以身先膏斧钺。”因大恸，以身投地。帝惊，遂起持昭仪曰：

“吾以汝故，隐忍未发，第言之耳，何自恨若是。”久之，昭仪方

就坐，问壁衣中人。帝阴穷其迹，乃宿卫陈崇子也。帝使人就

其家杀之，而废陈崇。昭仪往见后，言帝所言，且曰：“今日妾

能拯救也，存殁无定，或亦妾死，姊尚谁攀乎？”乃泣下不已。

后亦泣焉。自是帝不复往后宫承幸，御者昭仪一人而已。

会后生日，昭仪为贺，帝亦同往。酒半酣，后欲感动帝意，

乃泣数行。帝曰：“他人对酒而乐，子独悲，岂不足耶？”后曰：

“妾昔在后宫时，帝幸主第，妾立主后，帝时视妾不移目，甚久。

主知帝意，遣妾侍帝，竟成更衣之幸。下体尝污御服，急欲为

帝浣去，帝曰：‘留以为忆。’不数日，备后宫，时帝齿痕犹在妾

颈。今日思之，不觉感泣。”帝恻然怀旧，有爱后意，顾视嗟叹。

昭仪知帝欲留，先辞去。帝逼暮方离后宫。

后因帝幸，心为奸利，经三月，乃诈托有孕，上笺奏，略云：

“近因始生之日，复加善视之私，时屈乘舆，再承幸御。臣妾数

月来，内宫盈实，月脉不流。知圣躬之在体，辨天日之入怀。

虹初贯日，总是真符；龙已据胸，兹为佳端。”帝时在西宫，得

奏，喜动颜色，答云：“因阅来奏，喜庆交集。夫妻之私，义均一

体，社稷之重，嗣续其先。妊体方初，保绥宜厚。药有性者勿

举，食无毒者可亲。倘有所需，无烦笺奏，口授宫使可矣。”两

宫候问，宫使交至。后虑帝幸，见其诈，乃与宫使王盛谋，辞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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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妊者不可近人，近人则有所触焉，触则孕或败。盛以奏帝，

帝不复见后，第遣使问安否。甫及诞月，帝具浴子之仪。后与

盛谋，于都城外有初生子者，买以百金，以物囊之入宫。既发

器，则子死。后惊曰：“子死，安用也？”盛曰：“臣今知矣，载子

之器，气不泄，世子所以死也。若穴其上，使气可出入，则子不

死。”盛得子，趋宫门欲入，则子惊啼尤甚。盛不敢入。少选，

复携之趋门，子复如是，盛终不敢携入宫。盛来见后，具言子

惊啼事。后泣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时已逾十二月矣，帝颇疑讶。

或奏帝云：“尧之母十四月而生尧。后所妊当是圣人。”后终无

计，乃遣人奏帝云：“不幸圣嗣不育。”帝但叹惋而已。昭仪知

其诈，乃遣人谢后曰：“圣嗣不育，岂日月不满也？三尺童子尚

不可欺，况人主乎？一日手足俱见，妾不知姊之死所也。”

后帝病缓弱，太医万方不能救。求奇药，尝得慎恤胶，遗

昭仪，昭仪辄进帝，一丸一幸。一夕，昭仪醉，进七丸。帝昏夜

拥昭仪。居九成帐，笑吃吃不绝。抵明，帝起御衣，阴精流输

不禁。有顷，绝倒。裹衣视帝，余精出涌，沾污被内，须臾帝

崩。宫人以白太后。太后使理昭仪。昭仪曰：“吾持人主如婴

儿，宠倾天下，安能敛手掖庭，令争帷帐之事乎？”乃拊膺呼曰：

“帝何往乎？”遂呕血而死。

晋 贾 后

贾后，讳南风，父充。后既立，而废弑杨太后，遂荒淫放

恣，与太医令程据等乱。洛南有盗尉部小吏，端丽美容止，既

给厮役，忽有非常衣服。众咸疑其窃盗，尉嫌而辩之。贾后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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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，欲求盗物，往听对辞。小吏云：“先行逢一老妪，说家有疾

病，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，欲暂相烦，必有重报。于是随

去。上车下帷，内簏箱中。可行十馀里，过六七门限，开簏箱，

忽见楼阙好屋。问此是何处，云是天上。即以香汤见浴，好衣

美食将入。见一妇人，年可三十五六，短形，青黑色眉，后有

疵。见留数夕，共寝欢宴，临出，赠此众物。”听者闻其形状，知

是贾后。惭笑而去。时他人入者多死，惟此小吏以后爱之，得

全而出。

郁林王何妃

郁林王何妃，讳婧英，庐江?人，抚军将军戢女也。初将
纳为南郡王妃，文惠太子嫌戢无男，门孤，不欲与婚。王俭以

南郡王妃，便为将来外戚，唯须高胄，不须强门。今何氏荫华

族弱，实允外戚之义。永明三年，乃成婚。

妃禀性淫乱，南郡王所与无赖人游，妃择其美者，皆与交

欢。南郡王侍书人马澄，年少，色美甚，妃悦之，常与斗腕较

力，南郡王以为欢笑。

澄者，本剡县寒人，尝于南岸逼略人家女，为秣陵县所录，

南郡王语县散遣之。澄又逼求姨女为妾，姨不与。澄诣建康

令沈徽孚讼之。徽孚曰：“姨女可为妇，不可为妾。”澄曰：“仆

父为给事中，门户既成，姨家犹是贱，正可为妾耳。”徽孚呵而

遣之。十一年，为皇太孙妃，又有女巫子杨珉之，亦有美貌，妃

尤爱悦之，与同寝处如伉俪。及太孙即帝位，为皇后，封后嫡

母刘为高昌县都乡君，所生母宋为馀杭广昌乡君。后将拜，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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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床，无因堕地。其冬，与太后同日谒太庙。杨珉之为帝所

幸，常居中侍。明帝为辅，与王晏，徐孝嗣、王广之并面请，不

听。及令萧谌、坦之固请。皇后与帝同席坐，流涕覆面，谓坦

之曰：“杨郎好少年，无罪过，何可枉杀。”坦之耳语于帝曰：“此

事别有一意，不可令人闻。”帝谓皇后为阿奴，曰：“阿奴暂去。”

坦之乃曰：“外间并云，杨珉之与皇后有异情，彰闻遐迩。”帝不

得已，乃为敕。坦之驰报明帝，即令建康行刑，而果有敕原之，

而珉之已死。

后既淫乱，又与帝相爱亵，故帝恣之。又迎后亲戚入宫，

常赐人百数十万，以武帝曜灵殿处后家属。帝废，后贬为皇

妃。

元帝徐妃

梁元帝徐妃，讳昭佩，东海剡人也。天监十六年十二月，

拜湘东王妃，生世子方等、益昌公主含贞。妃无容质，不见礼

于帝，三二年一入房。妃以帝眇一目，每知帝将至，必为半面

妆以俟，帝见则大怒而出。妃性嗜酒，多洪醉，帝还房，必吐衣

中。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。酷妒忌，见无宠之妾，

便交杯接坐。才觉有娠者，即手加刀刃。帝左右暨季江有姿

容，又与淫通。季江每叹曰：“柏直狗虽老犹能猎，萧溧阳马虽

老犹骏，徐娘虽老犹尚多情。”时有贺徽者，美色，妃要之于普

贤尼寺，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。既而贞惠世子方诸母王氏宠

爱，未几而终。元帝归咎于妃。及方等死，愈见疾。太清三

年，遂逼令自杀，以尸还徐氏，谓之出妻，葬江陵瓦官寺。帝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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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楼子》述其淫行。

北齐武成皇后胡氏

胡后者，安定胡延之女。其母范阳卢道约女，初怀孕，有

胡僧诣门曰：“此宅瓠芦中有月。”既而生后。天保初，选为长

广王妃。产后主日，鸮鸣于产帐上。武成崩，尊为皇太后。陆

媪及和士开，密谋杀赵郡王睿，出娄定远、高文遥为剌史。和、

陆谄事太后无不至。初，武成时，后与诸阉人亵狎。武成宠幸

和士开，每与后握槊，因此与后奸通。自武成崩后，数出诣佛

寺，又与沙门昙献通。布金钱于献席下，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

壁，武成平日所御也。乃置百僧于内殿，托以听讲，日夜与昙

献寝处。以献为昭立统。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，乃至谓为

太上者。帝闻太后不谨，而未之信。后朝太后，见二少尼，悦

而召之，乃男子也。于是昙献事亦发，皆伏法。并杀元山王三

郡君，皆太后所昵也。帝视晋阳，奉太后还邺，至紫陌，卒遇大

风。舍人魏僧伽明风角，奏言：“即时当有暴逆事。”帝诈云邺

中有急。弯弓缠稍驰入城，令邓长砄幽太后北宫。仍事，敕内
外诸亲一不得与太后相见。久之，帝复迎太后。太后初闻使

者至，大惊，虑不测。每太后设食，帝亦不敢尝。周使元伟来

聘，作《述行赋》，叙郑庄公克段而迁姜氏。文虽不工，当时深

以为愧。齐亡，入周，恣行奸秽。隋开皇中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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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灵太后

武都人杨白花，少有勇力，容貌雄伟。灵太后（胡姓，司徒

国珍女，能射中针眼。初为尼，颇能讲道，宣武帝召入掖庭，立

为后。）逼通之。白花惧及祸，率其部曲奔梁，易名华。太后追

思不能已，为作《杨白花歌》，使宫人昼夜加臂蹋足歌之。其辞

曰：“阳春二三月，杨柳齐作花。春风一夜入闺闼，杨花飘荡落

南家。含情出户脚无力，拾得杨花泪沾臆。秋去春来双燕子，

愿衔杨花入窠里。”

宣武于洛阳立瑶光寺，为椒房学道之所。掖庭美人并在

其中，亦有名族处女，来仪此寺。及尔朱兆入洛，纵兵大掠，时

有秀容胡骑数十，入瑶光寺淫秽。自后颇获讥讪，京师语曰：

“洛阳男儿急作髻，瑶光寺尼夺作婿。”

隋宣华夫人陈氏

宣华夫人陈氏，陈宣帝之女也。性聪慧，姿貌无双。及陈

灭，配掖庭，后选入宫为嫔。时独孤皇后性妒，后宫罕得进御，

惟陈氏有宠。晋王广之在藩也，阴有夺宗之计，视为内助，每

致礼焉。进金蛇、金驼等物，以取媚于陈氏。皇太子废立之

际，颇有力焉。及文献皇后崩，进位为贵人，专房擅宠，主断内

事，六宫莫与为比。及上大渐，遗诏拜为宣华夫人。

初，上寝疾于仁寿宫也，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。平旦出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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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。为太子所逼，夫人拒之，得免。归于上所，怪其神色有异，

问其故。夫人泫然曰：“太子无礼。”上恚曰：“畜生何足付大

事，独孤诚误我！”因呼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岩曰：“召我

儿。”述将等呼太子，上曰：“勇也。”述、岩出阁为敕，书讫，示左

仆射杨素。素以其事白太子。太子遣张衡入寝殿，遂令夫人

及后宫同侍疾者，并出就别宫。俄闻上崩，而未发丧也。夫人

与诸后宫相顾曰：“事变矣！”皆色动股栗。晡后，太子遣使者

赍金盒子，缄纸于际，亲书“封”字，以赐夫人。夫人见之惶惧，

以为鸩毒，不敢发。使者促之，乃发，见盒中有同心结数枚。

诸人咸悦，相谓曰：“得免死矣！”陈氏恚而却坐，不肯致谢。诸

宫人共逼之，乃拜使者。其夜，太子?焉。及炀帝即位之后，
出居先都宫。寻召入，岁余而终，时年二十九。帝深悼之，为

制《伤神赋》。

唐高宗武后

武氏得幸于太宗，为才人，赐号武媚。高宗为太子时，入

侍太宗疾，见武氏，悦之，遂即东厢?焉。太宗崩，武氏为尼。
忌日，上诣寺行香，武氏见上而泪。时王皇后疾萧淑妃之宠，

阴令武氏长发，纳之后宫，欲以间淑妃。武氏巧慧多权数。初

入宫，屈体事后；后数称其美。未几，大幸，拜为昭仪。后及淑

妃宠皆衰，更相与谮之，上皆不纳。及武后生子，上欲废后而

立之。褚遂良谏曰：“武氏经事先帝，众所共知，天上耳目，安

可蔽也？万代之后，谓陛下为何如主？”武氏在帘中大言曰：

“何不扑杀此獠！”上乃逐遂良而立武氏。王皇后与萧妃并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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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良不谏于畜发纳之宫中之日，而谏于宠深爱笃欲立为

后之时。呜呼，晚矣！

武氏既立为后，母杨氏进封荣国夫人；贺兰寡姊封韩国夫

人，卒。有女封魏国夫人，有殊色，在宫中，帝尤爱幸之。初，

相里二子元庆、元爽，及后从兄惟良、怀运，事杨氏不以礼，虽

列位从官，而后内衔之。后既忌魏国夫人夺己宠，会封泰山，

惟良、怀运以岳牧来集，从还京师。后置堇毒杀魏国夫人，归

罪惟良等，尽杀之。元庆、元爽从坐，流龙州、振州，死；家属徙

岭外。取贺兰敏之为士?祀，后赐武氏，袭封周国公。
敏之少韶秀，轻俊自喜，杨氏其外祖母，与私通，因言其

才，俾继士?。后亦属意焉。尝曲宴于宫中，后逼淫之。敏之
惧得罪，固辞。后愧且恨，未发也，而会杨氏卒。后出珍币建

佛庐徼福，敏之干没自用。司卫少卿杨思俭女，选为太子妃，

告婚期矣。敏之闻其美，强私焉。杨丧未毕，褫衰粗，奏音乐。

太平公主往来外家，宫人从者，敏之悉逼乱之。后叠数怒，至

此暴其恶，流雷州，表复故姓，道中自经死。元爽子承嗣，奉士

?后。
上元元年，进号天后。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庭，几四

十不嫁。太子弘言于帝，后怒，鸩杀弘。帝将下诏，逊位于后，

宰相郝处俊固谏，乃止。仪凤中，帝病头眩，不能视。侍医张

文仲、秦鸣鹤曰：“风上逆，砭血，头可愈。”后内幸帝疾，得自

专，怒曰：“是可斩也！帝体宁刺血处耶？”医顿首请命。帝曰：

“医议疾，乌可罪！且吾眩不可堪，听为之！”医一再刺。帝曰：

“吾目明矣，”言未毕，后帘中再拜谢，曰：“天赐我师！”身负缯

宝以赐。

帝崩，中宗即位，天后称皇太后，遗诏军国大务听参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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嗣圣元年，太后废帝为卢陵王，自临朝，以睿宗即帝位。后坐

武成殿，帝率群臣上号册。越三日，太后临轩册帝。自是太后

常御紫宸殿，施参紫帐临朝。尊考为太师，魏王妣为王妃。时

睿宗虽立，实囚之，而诸武擅命。于是英公李敬业，临海丞骆

宾王等，起兵于扬州，以恢复为名。弗克，死之。

寻诏毁乾元殿为明堂，以浮屠薛怀义为使督作。怀义本

姓冯氏，名小宝，鄠人也，阳道伟岸，性淫毒，徉狂洛阳市，露其

秽，千金公主闻而通之，上言：“小宝可入侍。”后召与私，大悦。

欲掩迹，得通籍出入，使祝发为浮屠，拜白马寺主。诏与太平

公主婿薛绍通昭穆，绍父事之。给厩马，中官为驺侍，虽武承

嗣、三思，皆尊事惟谨。至是，托言怀义有巧思，故使入禁中营

造。补阙王求理上言，以为太宗时有罗黑黑，善弹琵琶，太宗

阉为给使，使教宫人。陛下若以怀义有巧性，欲宫中驱使者，

臣请阉之，庶不乱宫闱。表寝不出。堂成，拜左威卫大将军、

梁国公。

太后寻郊见上帝，加尊号曰圣母神皇，享万象神宫，制

“?”等十二文，自名为?。进拜怀义辅国大将军、鄂国公，令
与群浮屠作《大云经》，言神皇革命事，颁示天下。后稍图革

命，然虑人心不肯附，乃阴忍鸷害，斩杀怖天下。内纵酷吏周

兴、来俊臣等为爪牙，有不慊若素疑惮者，必危法中之。宗姓

侯王及他骨鲠臣将相，骈颈就?，血丹狴户，家不自保。太后
操奁具坐重帏，而国命移矣。遂大赦天下，改国号周，自称圣

神皇帝。立武氏七庙，皆尊帝号。太子从姓武，降为皇嗣。

太后虽春秋高，善自涂泽，左右亦不觉其衰也。俄而二齿

生，下诏改元为长寿，又自加号金轮圣神皇帝，置七宝于廷，

曰：金轮宝、白象宝、女宝、马宝、珠宝、主兵臣宝、主藏臣宝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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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会则陈之。

怀义负幸昵，气盖一时，出百官上。初，明堂既成，太后命

怀义作夹盕大像，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，于明堂北?天堂以贮
之。当始?，为风所折，更?之。日役万人，采木江岭。数年
之间，费以万亿计，府藏为之耗竭。怀义用财如粪土，太后一

听之，无所问。每作无遮会，用钱万缗，士女云集；又散钱十

车，使之争拾相践踏，有死者；所在公私田宅，多为僧有。怀义

颇厌入宫，多居白马寺。所度力士为僧者，满千人。侍御史周

矩，疑的奸谋，固请按之。太后曰：“卿姑退，朕即令往。”矩至

台，怀义亦至，乘马就阶而下，坦腹于床。矩召吏将按之，遽跃

马而去。矩具奏其状，太后曰：“此道人病风，不足语。”所度僧

悉流远州。

太后寻加号天册，改元天册万岁。作大无遮会于明堂，凿

池为坑，深五丈。结彩为宫殿，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，云自池

涌出。乃杀牛取血，画大像，首高二百丈，云怀义刺膝血为之。

张像于天津桥南，设斋。时御医沈南?，亦以材具善御女，得
幸于太后。怀义心愠。是夕，密烧天堂，延及明堂，火照城中

如昼，比明皆尽。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。太后耻而讳之，但云

内作工徒，误烧麻主，遂涉明堂。命更造之，仍以怀义充使。

又铸铜为九州鼎，及十二神，皆高一丈，各置其方。先是，河内

老尼，昼食一麻一米，夜则烹宰宴乐，畜弟子百馀人，淫秽靡所

不为。武什方自信能合长生药。太后遣乘驿于岭南采药。及

明堂火，尼入唁，太后怒，叱之曰：“汝常言能前知，何以不言明

堂火？”因斥还河内，弟子及老尼比日等逃散。又有发其奸者，

太后乃复召尼还麟趾寺，弟子毕集。敕给使掩捕，尽获之，皆

没为官婢。什方闻之，自缢死。怀义既焚明堂，心不自安，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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